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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所用的人名与地名皆为化名。调查地点银花实景演出剧场位于广西桂县，距离市区 65 公里，该演出以当地山水、民族

歌舞、渔民生活、音乐服饰等为主要表演内容。演员近 600 人，其中 400 人为本地男性渔民，近 200 人为艺术学校的女中职

生，他们是演员的主要群体；表演者中还有少数民歌演员分别为贵州侗族和广西壮族的少数民族女性，年龄最大的 18 岁，最

小的 6岁，均由艺术学校代为管理。本文的访谈对象均为来自艺校的非少数民族的女性表演者，她们白天上课，参加学校的

各项活动，晚上参加演出。据统计，该剧场的投资营运公司 2011、2012 和 2013 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67 亿元、1.79 亿

元和 6279.12 万元，对应的净利润 8372.77 万、9592.88 万元和 26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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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实景演出剧场作为新旅游空间，招募了大量非少数民族青年女性从事少数民族歌舞表演。文章

以身体为出发点考察这些女性表演者的社会型塑：女性表演者身体在市场的性别化消费逻辑下，经由组织制度化的时空运作以

及组织中的身体规训而被型塑，成为了具有消费性、生产性以及民族文化性的身体，从而揭示旅游演艺将民族文化化约为隐匿

在其背后的传统性别秩序与社会性别角色。

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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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industry, real live performance theatre has been created on site. A large number of Han wom-

en are recruited to perform dances of ethnic minorities. This paper uses the body as a starting point to investigate the social construct of

gendered body, recognizing that women performers' body is socially constructed in the context of gendered consumption, through the

space and time of institutional rules of an organization. The private and ordinary body has become a productive, consumable and ethnic

cultural body, which conveys a traditional gender order with gendered roles hidden behind the touristic performing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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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旅游业的发展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部分，这个

过程所涉及的市场、贸易、劳动关系、文化等都融入
全球。旅游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产业, 民族性
(ethnicity)已日益成为吸引旅游者的资源。对旅游者
来说,“他者”的文化异质性是主要吸引物,观光业主
要在满足观光客的视觉、听觉、味觉等各式感官经
验，其特质是个人需求的商品化。[1]旅游中的民族文
化歌舞表演既不是纯粹的艺术表演，不需要有精湛

的舞蹈动作和考究的表演技巧，也不同于日常生活

中的表演，仅仅是民族旅游中的文化展示，[2]因此此

类表演只是一种新的文化“再生符号”，[3]在去个体化
的集体表演过程中重塑了群体的文化象征身份。这
一过程恰恰证明了旅游作为一种符号消费，是传统

性与现代性相互融合的综合体。传统的研究中所提
及这些表演者，由于本身就是少数民族，或是旅游地

的东道主，她们的表演也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文化

特征，更多的是本色演出，因而有别于在旅游地从事

大型表演的非少数民族表演者，她们从各地被招募

到旅游地，经过短期身体训练和舞蹈动作的学习即

可登台表演，此类表演的文化特性则通过场景布置、
整体剧目的编排、服饰以及节目内容为媒介传递给
观众。
旅游业中外来资本的注入带动了文化旅游项目

的开发，大型实景演出剧场在各旅游地建立，歌舞表

演需要招募大量的表演者：即经过短期身体训练及

动作学习便可参加演出的表演者群体。对于旅游者
而言，舞台上表演者身着少数民族服饰，展演的是少

数民族的歌舞和文化，她们是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

象征者；对于演出剧场而言，表演者的实质是服务人

员，她们经过训练，再穿戴上工作服饰———民族服
饰，用自己表演服务于剧场，服务于游客。于是，在旅
游地形成了一个被忽视和边缘化的亚文化群体。表
演者本身并非文化的代表者，而是文化的“他者”，在
一系列的身体实践过程中建构了其民族文化的象征

身份，成为文化展演服务者。
服务业所贩卖的不仅仅是商品本身，更是服务。

Parasuraman 等提出服务业与其他产业有 4 个不同

点：服务无形；服务具有异质性；生产与消费不能分

离；服务不可储存。[4]而旅游演艺服务与普通服务的
不同之处在于：演艺服务是有形的、可以储存的服务
形式，且生产者本身也是产品的一部分。因此，民族
演艺服务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服务者的身体劳动

上。与一般的“互动性服务工作”[5]不同，演艺服务与
观众的互动是非个体化的、间接的互动。虽然不同的
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演艺服务所突显的性别特质也不

一样，但是女性表演者是民族文化演艺服务不可缺

少的实践者，演艺服务中的性别化实践也更为突显：

男性的阳刚、力量与女性的柔美、性感在演艺表演中
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性别化实践成为演出中的一
种性别规范和对表演者的控制手段而被剧场采纳，

成为组织制度的一部分。
西方学者对多个行业的服务工作中的女性进行

了较多研究，女性主义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服

务业中的性别化实践以及女性在旅游服务工作中受

到的不平等待遇与剥削。如 Elaine Hall 在对服务生
的研究中强调他 / 她们表现出来的服务风格是“性
别化的”。她的研究发现，女性化是提供好服务的一
环。[6]Mike Filby 的田野研究则提出这样的结论：那些
带有默契的技巧以及被设定的性欲化的、性别化的
能力，深刻地决定了工作场所的运作以及服务于商

品的生产。[7]一些研究者试图对服务业中性别化实践
的特殊性进行概括，发展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工具，

如 Leidner 提出的“互动服务工作”概念，强调性别
被建构成为工作的一部分；还有美国社会学家

Hochschild 通过对空乘人员的研究提出了“情感劳
动”的概念，[8]台湾学者蓝佩嘉通过对百货专柜化妆
品女销售的研究提出了“身体劳动”的概念。[9]大部分
调查表明，女性通常因其性别和年龄而成为服务中

的主要就业群体，她们被认为“身材苗条、年轻美貌、
能与客人更好的互动”，服务业中的女性工作显然在
利用人们认为的女性展现于私领域的能力：照顾、准
备食物与护理、能回应他人的需求，等等。
国内对服务业中性别化实践的研究较少。朱虹
对打工妹如何通过对自身身体资本的挖掘、借用和
改造适应城市生活展开了细致的分析，指出打工妹

通过改变身体这样的微观策略,“像个城市人”这一
目标的实现是她们在城市生存的前提条件。[10]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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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在对一家酒楼的女性服务员的研究中以“性别化
年龄”这一概念解析女性服务员中的“大姐”和“小
妹”这两个有一定差异的打工者群体在劳资关系中
所处的不同地位。“性别化年龄”指涉及年龄问题的
社会性别建构，指出年龄问题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
事实”；[11]同时她的研究还指出底层服务业的工作是
新生代农民工转换自我的平台，具有改造合格劳动

力、催化劳动者社会成人和支撑劳动者未来生活规
划三重意义。[12]

上述研究中，研究者的关注点各不相同，但很少

有研究将组织的运作机制与性别化实践相结合，而

仅仅将组织作为一个研究的地点。由于旅游业恰恰
是女性有较高就业率的服务行业，因此更容易忽视

由于结构性因素和性别文化所导致的旅游场域的性

别不平等，以及女性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缺乏。虽存在
增加女性的就业机会、提高女性的经济收入这些看
似提高女性地位的事实，实则掩盖了旅游地组织内

部对女性更深层次的性别不平等和剥削。性别关系
和性别化的操弄是牢牢镶嵌在组织内的次结构

（substructure）, 而这个次结构才是组织内部实际运

作的核心。[13]

在社会性别理论的框架下，身体是性别建构和

再现最重要的载体，是文化最为直观的载体。[14](P150)

本研究以女性表演者的身体作为研究的起点，对在

旅游地从事表演的女性表演者身体的社会形塑，包

括市场对女性表演者身体的性别化消费逻辑、组织
中时空制度的运作以及组织对身体的规训三方面，

既有对女性表演者身体的讨论，又有对组织内制度

的关注，相互结合剖析女性表演者是如何在组织的

权力运作下实现身体的型塑，试图解释这些外来的

从事民族歌舞服务的女性表演者，她们“私人的”、
“平常的”的身体是如何在各个组织的相互作用下被
型塑成“公共的”、“性欲化的”身体的，这样的身体型
塑是否进一步加剧了旅游业中性别不平等的再生

产。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不仅仅将性别不平等置于组织中来考察，

还将关注组织在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形塑过程中的作

用，对旅游地演出剧场的女性表演者进行研究。试图

在社会性别的图景下，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从女性表

演者自我的经验出发，强调其主体经验与身体感受；

另一方面通过对本土的研究，与西方的理论形成对

话，展现剧场中女性表演者即民族文化生产链上的

劳动者的实质，在组织中受到父权制与教育话语的

双重凝视，其身体在演出剧场这一“文化加工工厂”
中被型塑，成为带有性别化民族特色的文化商品；揭

示女性表演者身体在型塑过程中具有的三重属

性———生产性、性欲化消费性以及民族文化性。
本研究于 2013 年对广西 L 演出剧场进行了一

次田野调查，通过运用参与式观察、焦点组讨论相结
合的方法，并辅之使用网络聊天工具进行访谈的方

法收集资料。在这期间，调查者与表演者一同吃饭、
休闲娱乐，参与观看她们内部的文艺比赛，观察其生

活、学习、工作的环境，较全面了解了表演者的生活
和演出工作，先后访谈了 10 名女性表演者、2 位男
性表演者、1 名男性管理者和 1名女性管理者，共 14
人。同时，查阅了剧场、学校内部的规章制度、招生信
息、媒体宣传等资料。文中使用“女性表演者”而非
“歌舞演员”是考虑到她们并非全职的歌舞演员，因
此用“表演者”突出她们身份的不确定性。
三、女性的身体，游客的目光：表演者性别化身

体的消费逻辑

剧场是沿江而建，因此需要到达县城后再步行

30 分钟的路程，而最先引起游客注目的是横挂在县

城区的指示路标以及摆放在县城中的旅游社售票点

的宣传广告，大型的广告牌画面的主体是 5个带有

民族特色银色头饰、裸露着后背的女性排成一排，向
左眺望，放大的人物造型居于画面中央，配以梦幻般

的蓝色江面为整体背景。广告中露背少数民族女性
皮肤光滑，肤色呈现小麦色，左肩微耸；虽然是后背

图，但从搭在肩部的手指可以想象出正面的动作为

双手环抱胸前，整个画面传递的信息较之以往的民

族性歌舞表演已经淡化了表演者的民族特征（通常

情况都会身着民族服饰），而突出的是作为男性审美

标准下的“女性”性别的身体特征：通过肤色、肤质、
体态、体貌以及画面色彩勾勒出的神秘、骨感与性
感。正如布迪厄认为的那样：对身体本身的利用非常
明显地服从男性视角：既被展示又被遮盖的女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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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现了一种象征的自由使用权。[15](P40)从广告的宣
传开始，女性已经处于“男性”游客的凝视之下，女性
身体成为被观看的客体，成为象征民族文化的“性”
（sexuality）的符号，女性身体与民族文化一起在市

场、资本的运作下被打包封装为旅游场域中的新型
文化商品而被出售。“性”是个体在思想、渴望、信念、
态度、价值观以及行为方面的表现，也是被主体所经
历和感知到的主观存在，受到了生理与心理、社会与
经济、政治与文化以及法律与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16]性镶嵌在权力关系中，这些权力关系又（至
少一部分）受到社会性别及其他认同面向的型塑，例

如，受到社会阶级、种族及族群、全球权力关系、年龄
等影响。由此视角观之，旅游场域中的女性表演者无
疑落入了女性主义者所谓的异性恋的体制中，她们

的性嵌入了民族与资本的权力关系中，身体将在制

度与话语的规训中被型塑成“性别化”的身体，男性
藉此占用女性的身体与她们的劳动，虽然身体仍然

是自我的“私有身体”（private body），但进入了旅游
表演、民族国家的情境中后俨然转化为了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所谓的“公共身体”（public body），而
为劳动剥削创造了可能。
剧场的男性表演者由本地沿江几个村庄的渔民

群体组成，女性表演者则是来自艺校的女性学生。男
性村民表演者主要是“自我生活角色”扮演，他们平
时以渔业为生，于是在演出中扮演渔民，负责划竹筏

搭起水上舞台，以及在竹筏上展现撑船、捕鱼等劳作
活动展现男性气质特征：力量、理性、劳动；而女性表
演者则在他们搭建的水上舞台表演洗浴、出嫁等生
活场景，展现女性的气质特征：温柔、性感、感性及休
闲。角色的分化是对本质主义的性别观的隐喻：男女
因为性别不同而导致社会分工不同，进而在表演中

也就展现出不同的角色。演出是对日常生活的重现，
实则强化了用刻板的性别角色将演出工作依照性别

分类（job sex-typing）。旅游场域更明显地突出女性
的性欲特质，通过在女性身体的性与审美主义之间

游走徘徊，模糊两者的边界来吸引观看者的目光，组

成社会秩序的分工，更确切地说，建立在性别之间的

统治和剥削的社会关系，逐步以既相互对立又相互

补充的身体素养（hexis）以及观念和区分原则的形式

进入两个不同的习性阶层。[15](P40)

思思是位皮肤黝黑的 16 岁贵州女孩，然而她的

形象与剧场宣传广告上的“成熟性感骨感”的女郎相
差甚远，由于正是青春期，她体型丰满，与其他表演

者相比也胖了许多。由于早年丧父，母亲改嫁之后，
她与哥哥就一直是姑姑抚养，住在姑姑家里。姑姑家
还有一个弟弟。她是通过艺术学校的招生来到这里
的。“因为好奇啦，也是爱好艺术呀，当时到我们学校
招生，校长跟我们家很熟，就推荐我去。（为什么推荐
你？）因为校长本来就认识我，开始说我有点胖，校长
就去跟他们求情，说反正主要身高够了，胖一点可以
减。我姑姑开始也不同意，后来我说我想来，校长也
做她的工作，她也就同意啦。反正我也不喜欢学习，
在学校又比较吵（不好意思地笑）。就是这样啦，主要
还是好奇，想学舞蹈。”
而当我对她的身材能通过表演者的招募产生疑

问的时候，她始终跟我强调：“我的软度很好的！”她
还举了她哥哥软度也很好的例子，虽然他哥哥只是

一时兴起学了两天舞蹈而已。思思一直想表明她是
“符合标准的”，而能来到这里学习和演出并不是谁
都可以的，关键的条件也是所有访谈者都强调的：身

高和体重。结构和制度的存在从来都不是独立于个
人行动的，其影响和权利的作用往往是透过个人与

结构、制度的互动而形成的。[17]

剧场实行校企合作，女性表演者全部来自这所

艺术中职学校，在校学生近 200 人，3 个年级，每个

年级 4个班，主要分为民族舞和唱歌专业，全校仅有

12 名来自贵州侗族会唱侗歌的男生，在演出中表演

侗歌对唱。学生白天都是按照学校的制度上课学习
练功，晚上参加剧场演出。随着年级的升高，在演出
中担任的角色也从简单到复杂，从背景演员到舞蹈

演员。演出的主角则由毕业留校工作的舞蹈老师担
任。歌舞表演者并没有像男性表演者那样从本地村
子里面招农村女性。
“年纪太大的农村妇女肯定不合适啦，来表演舞

蹈总要动作到位、协调吧！而且她们晚上要带孩子，
也不可能出来工作。而且这个村几个，那个村几个的
管理起来也麻烦，万一家里有事不能来我们还要找
人替上，招学生就不同啦，一批一批的来，我们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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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萨特总结身体的 3个维度：“物体维度”、“社会维度”和“哲学美学维度”。“物体维度”是人存在的物质基础；“社会维度”决定

人的身体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总存在和展现，“哲学美学维度”是身体存在的最高形态，以抽象、超前、象征性的形态表现出

来，受一定社会的审美层次和审美趣味的影响和决定。

便统一招聘，统一管理。她们年轻，身体条件好，学动
作也快，这些学生没结婚没家庭也就不需要照顾家
里嘛。”（剧场C经理）
不论是思思的叙述还是 C经理的解释，都明显

反映出旅游场域的劳动性别分工以及年龄成为影响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年轻意味着未婚，
没有照顾家庭的责任和负担，而“晚上”时间对于已
婚女性来说应该呆在家里照顾家庭，同时，已婚女性

被认为是“动作不协调的”、“身材走样的”，是隐含的
男性凝视下的性欲化身体作为表演者身体的衡量标

尺。由此，已婚女性被排除在夜间的民族表演服务的
就业范围之外。而年轻的未婚女性虽然成功获得就
业的机会，但她们并没有因为“参与劳动”而改变自
身的地位，因被认为是“方便管理的”、“可训练的”，
“即使晚上也能参与演出的劳动者”，她们的身体则
是可被规训的客体。这种由年轻、未婚女性担任服务
性工作的做法，明显是一种工作女体化的操演。[13]

福柯认为：任何权力运作都离不开对于身体的

控制和宰割。任何社会事件的源起及其不断的重构
过程，归根到底都同“身体”密切相关。在萨特的身体
3 个维度②的论述中，也强调了身体的社会维度。他
指出，身体形象和其活动方式必然要受到特定社会

文化的影响和控制。同时，表演者的招募体现着现代
旅游文化“男性消费者———女性服务者”之关系式，
[18](P246)“年龄”与“婚姻状况”成为女性在就业竞争中
的有利砝码，带领她们进入劳动市场，然而她们却又

因此遭遇更加不平等的工作垂直区隔化（vertical

segmentation）而成为底层的劳动者。
正如 Acker 指出的那样，性别化的深层逻辑就

是社会持续使用家庭角色和再生产能力看待女性的

劳动参与。[19]以男性特征、男性间的互动模式（male
socialibility) 和男性与托育及家务劳动脱钩的状况，

建立“身体化”(embodied)和“去身体化”（disembod-
ied)同时并存的职场。[17](PP3-62)这些表演者在游客的目
光中接受凝视与自我审视，无法消解的父权中心主

义让她们正值青春的身体从“私人的”身体得以向

“公共的”身体转换，成为她们得以参与劳动的条件，
而最终具有了消费的属性。
四、剧场与学校的共谋：组织中时空的制度运作
（一）学校 -剧场双重制度性时间安排

剧场中的女性表演者与男性表演者不仅在年

龄、所属群体、演出角色上有所区别，表演对他们各
自的身体要求也有较大区别。通常男性演员只需要
记住几个简单的动作，经过团体队形的短期排练，做

好与背景音乐的配合即可。而女性表演者则必须经
过较为严格的身体训练。L 实景演出剧场为了降低
成本又能让演出呈现类似原生态，采取了不使用全

职的专业院校毕业的歌舞演员或者职业民族歌舞演

员，而是通过成立民营中职艺术学校招收学生的策

略，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通过艺术学校招收初中毕
业的女性学生，学校开设民族舞和唱歌等专业，学生

白天在学校学习专业技能，晚上则参与剧场的歌舞

表演。
演出剧场的主要职责在于维护好每晚演出的顺

利进行，以及应对特殊天气以及突发情况对演出造

成的影响，而对表演者的管理则是学校负责。这就形
成了一个剧场 - 学校联合的组织管理模式，整体来

看前台是剧场，后台是学校；同时，剧场中也划分有

前后台，舞台为前台，候场室为后台。当学生进入剧
场后，学校的班主任老师也成为了剧场后台秩序的

管理者，负责维持表演者在后台秩序，教师的身份因

场域变化发生了转换———从教育场域中的老师转变
为生产场域中的管理者。
作为后台的学校设有 3个年级，一年级时主要

是学习基本功，升至二三年级时则开始学习专业内

容；而参与表演的角色也随着年级的升高而从简单

的队形排列和道具演员到有动作表演的集体舞表演

者。按照学校的规定，表演者们每天早上 6点半开始
晨练，之后才开始一天的学习和演出活动。
作息时间表对表演者的学习和生活进行了一丝

不苟的规定，表演者每日都重复着较高强度的身体

操练，而每个人都必须努力适应这种时间上犹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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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化管理般生活学习和演出节奏。在旅游旺季，演出
通常都有 2-3 场，而当第三场演出结束，待表演者

们回到宿舍已是凌晨，这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

是睡眠不足：表演者每天睡眠时间短的时候不足 6

小时。练功并不是随意进行的，在早中晚的不同练功
时间都是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当晚上只有一场演
出时，演出结束后表演者要回到练功房练晚功，之后

才能回到宿舍休息。在对表演者的访谈中，听到最多
的感受就是“累，真的好累！”
相对于剧场中的女性表演者，男性渔民演员的

时间则相对自由。他们只需在晚上开场前才划着竹
排进入剧场进行准备，而白天他们可从事其他生产

性活动，也没有任何高强度的身体训练，仅仅是在演

出筹备期对其进行动作、队形、走位的训练。很明显，
女性表演者在演出中的技术性要大于男性表演者，

然后演出报酬却低于男性。由于女性表演者是学习
与实践相结合，3 年的学制只需缴纳 600 元费用，食

宿、书本费等给予免除。而每参加一场演出都有相应
的补贴和报酬，年底还有一笔奖金。剧场将演出收入
一部分用来维持学校的运作，因此，实际上女性表演

者的收入被用于支付她们的学杂费和食宿费。从对
她们的访谈中看出，她们大多是因为热爱舞蹈，抱着

来这里学习的初衷，因此并不计较演出报酬是否低

于男性表演者，而对身体的训练也被视为学习舞蹈

的“必修课”而被重视，舞台上展示的是“艺术的”、
“审美的”身体，从而忽略了消费文化下性别化身体
的生产逻辑。
（二）表演者宿舍 -学校 -剧场的空间路径

课程名称后面是上课的教室安排，学校的教室

与教师办公室同在一栋 U型 3 层楼中，总共有 5 间

练功房，主要在一楼。二楼则是声乐课教室，三楼为
教师办公室。学校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校园”，没有
校门、围墙等标志性建筑，而剧场与“校园”隔着一条
马路，则有标志性的入口大门、具有文化特色的售票
亭和围墙，它们将剧场与外界空间相区隔，剧场内还

有绿地、树林等自然景观。相比之下剧场的空间规划
规范而严密，学校则简陋和杂乱，仅由几处散落的小

楼形成一个空间的表征，所谓的“校园”是通过不同
功能的空间划分由学生的行动路径而被固定，形成

意义上的“校园生活模式”：通常是宿舍 - 食堂 - 教
室 -食堂 -宿舍 - 剧场 - 宿舍，由于剧场的演出是

晚上进行，因此在白天，表演者们的晨练在停车场进

行。
校园与周边设施均是为剧场服务的，在访谈过

程中也了解到，剧场与学校在组织架构上是平行的，

剧场出资维持学校的日常运作，而学校则为剧场提

供所需的表演人员。表演者通过空间的划分而形成
固定的行动路径，通过空间的控制，表演者的行动路

径以宿舍、食堂为中心，向教学楼和剧场辐射，表演
者在学校与剧场的双重凝视下生活与表演，正是因

为这样一种校园式的“宿舍制度”使得剧场可以最大
限度地利用表演者的身体为其服务———白天训练，
晚上表演，劳动时间可以被安排在上课时间之外，既

保证了白天学校的正常运行，也为晚上的演出提供

了可能。日常的空间在无形中成为了有力的控制工
具，对个人的身体直接有一种生产性，正如福柯所指

出的,规训权力的运作往往与特定机构（如学校、工
厂、监狱等）的空间设计以及各种规章制度联系在一
起。权力在空间中通过一系列管制，自下而上，把个
人的身体局限于其中, 把个体的身体同别的身体尽

可能地隔离，个人不过是权力的效应和容器。如同工
厂与流水线车间的工人的身体被嵌入（embedding）

到了机器组成体系中一样，学校 - 剧场的民族文化

生产线将表演者的身体定位在了练功房、食堂与舞
台组成的身体再造体系中，正是在这种身体的操练

与时空制度中, 意义被生产或再生产出来。显示出
了“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往往不是直接的约束,而是
间接地通过对社会空间的控制来实现”。[19]当女性表
演者从自由无拘束的家庭生活空间来到学校 - 剧

场空间时，她们的身体被开始处于时刻需要保持被

操练的状态，练功几乎占据了日常生活中的可能空

隙，不论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不完美”的身体，各个空
间的表征都在提醒着她们表演者的身份，而同时学

生的身份在凝视她们，使得她们将这些制度化的规

范自觉内化，无意识中完成了自我规训的全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对着食堂大门的显眼处，悬

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8 月 30 日，今晚演出照
常进行，请演员们做好演出准备。”表演者即使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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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时间都被提醒其所担负的演出任务，此刻食堂俨

然成了链接学校与剧场的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

间中，她们的身份从学生向表演者转变，之前的“学
习”也成为了演出服务的一个辅助环节。表演者的身
体再一次在组织制度化的运作中被型塑成资本场域

与民族文化展演中的文化产品生产者，从而成为具

有生产属性的身体。
五、标准体重：组织中的身体规训
女性表演者的身体在旅游表演的舞台上永远被

认为是不完美的、需要改造的。她们从招募过来，带
着“不完美”的身体接受训练，在实践中力图塑造出
“海报上的身体”。而她们自身也逐渐在学校的训练
和教师的话语规训下认同并且在行动中契合此观

点。
身高作为学校招生的最底线是 158cm，但是体

重的控制并不是初入校的时候才规定，因为对于青

春期的女孩来说，体重是一个浮动的指标，学校在招

生的时候也并不是十分严格。但一旦被招募过来进
入学校以后，学校会根据最初入校时的体重测量值

对表演者的体重进行控制。
“我们这里控制得很严的。上次放假跟我妈妈去

买菜，猪肉 13块一斤，我跟我妈说我的肉都比猪肉
还贵了。是真的会罚钱的！长一斤罚 50 块呢。每年
来的时候测一次，以这个作为标准，期末检查。一年
级的时候罚得少点，我们二年级了，就贵一点了。我
不想被罚（钱）呀，可是还是忍不住吃呀吃（大笑），一
到晚上就忍不住了，容易饿，总要买点（东西）来吃。
……有一次迟到，被罚了 200 个甩腰啊！（甩腰有什
么作用呢？）让腰部更柔软啊！减掉腰部的肉，你别看
呀，（腰都粗得）已经见不得人了。（你这算粗？）你是
没看到啦！（笑）”———被访者秋
“她（思思）表现都很好的，很软，就是胖了点（思

思不好意思，捂着脸只是笑）。我都说了，她要是减个
10 斤，立刻往前两排。争取啦，上进点咯，还是有机
会的。”——被访者W老师
当这个体重标准被老师不断地引用（言说）时，

女性表演者处于观众与老师的双重“凝视”下，她们
时刻都在检视着自我身体是否符合某个标准，这个

自我检视的过程默认了这套身体话语的合法性，久

而久之即使老师不再经常提及，标准已经被内化，形

成惯习，话语在不断地引用（言说）中型塑了规范的

主体（身体）。体重始终是建立在男性审美视角下的
重要标尺，女性表演者不管体重多少，都在实践着以

“比以前瘦”的身体审美观，而这个称之为“瘦”的标
准体重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值，而平时各项身体

基本功的训练：软度、腰部柔韧性、手脚动作的优美、
站姿、表情等都是为了维持这样一种极具女性特质
的身体———曲线的身体与柔美的动作，这无一不显
示了组织对女性表演者的性别化实践。
大型的全景式演出与舞台的特写式演出不同的

是，个体演员的一颦一笑和一举一动被模糊，观众聚

焦在舞台整体造型和光影中突显的女性身体曲线。
“严格说来,生物学的差异通过举手投足的差异,通过
姿势、体态和行为的差异,获得了强调和象征性的凸
现,而姿势、体态和行为的差异反映了一个人和社会
世界的总体关系。”[20](P192)因此，性别化的身体进入了
实景演出后，在服饰的装扮下就成了去个体化的、公
共的身体；而当表演者在出演“洗浴”这一幕情境时，
需要脱去服装，只剩下一件肉色的紧身衣，呈现给观

众的是富有女性身体特征的曲线，此时身体成了性

欲化的符号，传递着性的审美，而在观众的凝视下表

演者自身成了性欲化了的文化消费品，而民族文化

被隐藏在了性欲化的身体背后，即使在演出中女性

表演者脱去民族服饰，呈现出性别化女体，她们的身

体仍然带有了民族文化的属性，但此时的民族文化

已经被化约为了鲜明的性别特质。
六、小结
在当代社会中,身体被消费主义利用、操控，民

族歌舞演出当中的表演更是适应了大众消费文化对

女性身体的审美消费，通过对身体进行有系统的管

理和控制，以身体为中心,把人的身体整合在组织结

构之中,使其成为符合各种规范的新的主体，权力的

运用并非简单地控制身体, 而是生产出欲望和符合

规范的身体来。
利用有限的资料，本文试图说明，在性别化身体

消费的逻辑下，去个体化的歌舞表演，经由商业化运

作,从策划、组织到实施,不再仅仅作为一项艺术表
演,而成为旅游产业链中文化产品的一个环节，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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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在旅游场域中，通过身体的多方型塑而得

以再造。女性表演者在经过招募、身体的训练、穿戴
上民族服饰、在舞台上化身为少数民族女性这一过
程中完成了从学生到表演者、从非少数民族女性到
少数民族女性的身份转换，意味着在旅游场域中的

民族文化生产线上，她们既是文化的生产者又是文

化产品，其身体在生产过程中从“私人的”、“平常的”
被塑造成为“公共的”、“性欲化的”、“消费的”身体，

同时具有了生产性、性欲化消费性和民族文化性三
重属性。由此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性的价值等）对身
体的符号化意涵和想象更明晰地烙印在表演者的身

体之上。表演编排好的剧目，将女性表演者置于传统
的性别角色中，给观众呈现出的并非身体本身，而是

将性别角色隐匿在身体的表演，实质上展演的是民

族文化透视下的传统性别秩序与社会性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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